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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賀
新
中
國
誕
生
為
由
頭
的
﹁春
節
聯
歡
活
動
﹂
潮
起
各
地
。
有
歌
曲
演
唱
《
自

由
幸
福
鮮
花
開
》
、
《
南
泥
灣
舞
蹈
》
；
話
劇
《
破
除
迷
信
》
《
創
造
》
；
歌
劇
《
兄

妹
開
荒
》
《
新
小
放
牛
》
等
。
還
有
城
市
高
舉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
列
寧
、
斯
大
林
、

孫
中
山
、
毛
澤
東
巨
幅
畫
像
舉
行
化
裝
遊
行
。
晉
冀
豫
邊
區
﹁推
陳
出
新
﹂
的
新
年
畫

運
動
，
也
隨
着
中
央
政
府
﹁進
京
趕
考
﹂
帶
到
北
京
，
並
利
用
新
中
國
第
一
個
春
節
向

全
國
推
廣
。
當
年
有
個
反
映
石
家
莊
郊
區
農
民
家
庭
﹁挑
年
畫
﹂
的
秧
歌
劇
，
提
到
年

畫
品
種
有
﹁娃
娃
戲
﹂
、
﹁摘
棉
花
圖
﹂
、
﹁互
助
組
生
產
學
習
﹂
、
﹁家
庭
民
主
﹂

、
﹁餵
豬
養
雞
一
本
萬
利
﹂
等
。
人
民
日
報
評
價
說
，
春
節
已
成
為
中
國
人
民
的
藝
術

節
。

畢
竟
是
建
國
後
的
第
一
個
春
節
，
歷
經
戰
亂
，
百
廢
待
興
，
國
人
的
第
一
頓
年
夜

飯
還
不
足
觀
。
﹁年
夜
飯
不
是
一
天
做
出
來
的
﹂
、
﹁一
年
會
比
一
年
好
﹂
，
是
當
年

的
特
色
年
話
。

一
九
六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再
逢
寅
虎
（
壬
寅
）
，
文
化
人
新
春
開
筆
的
雅
俗
，
隨
着

三
年
自
然
災
害
的
結
束
和
國
人
對
生
產
生
活
的
美
好
憧
憬
而
意
興
勃
發
。
元
旦
剛
過
，

詩
人
李
季
就
按
捺
不
住
新
春
情
懷
給
石
油
工
人
寫
詩
信
開
筆
：
﹁又
是
一
年
春
節
到
，

揮
筆
寫
詩
賀
春
節
。
千
山
萬
水
道
兒
遠
，
茫
茫
戈
壁
冰
和
雪
，
賀
信
隨
風
穿
雲
霧
，
遙

寄
寸
心
火
樣
熱
…
…
﹂

由
於
這
年
除
夕
恰
逢
二
十
四
節
氣
的
立
春
，
身
居
北
京
的
文
化
學
者
陳
友
琴
敏
感

地
發
現
這
等
於
﹁提
早
泄
漏
了
春
的
消
息
﹂
。
二
月
四
日
在
人
民
日
報
發
表
文
章
《
除

夕
立
春
雜
談
》
，
建
言
立
春
﹁鞭
牛
﹂
舊
俗
可
與
時
俱
進
，
在
農
民
家
裡
和
人
民
公
社

的
辦
公
處
，
掛
上
一
幅
幅
鐵
牛
（
拖
拉
機
）
圖
，
學
習
駕
駛
它
來
改
進
農
業
生
產
，
這

是
最
新
式
的
﹁打
牛
﹂
或
﹁鞭
牛
﹂
，
也
就
是
最
科
學
的
﹁打
春
﹂
，
能
﹁鼓
舞
我
們

向
前
躍
進
的
雄
心
﹂
。

更
多
的
傳
統
年
俗
被
媒
體
引
導
着
﹁去
其
糟
粕
、
取
其
精
華
﹂
。
過
年
﹁撣
年
塵

﹂
的
習
俗
已
在
全
國
各
地
經
常
性
開
展
愛
國
衛
生
運
動
的
基
礎
上
，
發
展
成
春
節
衛
生

大
突
擊
、
大
檢
閱
。
節
前
新
華
社
發
表
消
息
《
除
塵
迎
新
春

，
乾
淨
過
佳
節
》
進
行
檢
閱
、
推
動
。
二
月
二
日
人
民
日
報

為
一
個
﹁掃
塵
去
穢
迎
春
節
﹂
專
欄
刊
發
﹁編
後
﹂
引
導
說

，
發
揚
這
個
﹁撣
埃
塵
﹂
的
傳
統
，
貫
徹
到
生
產
和
日
常
生

活
中
去
，
經
常
注
意
防
寒
保
暖
、
降
溫
防
塵
、
飲
食
衛
生
、

環
境
衛
生
和
個
人
衛
生
等
工
作
，
大
量
消
滅
四
害
，
這
對
人

們
防
止
疾
病
，
增
強
體
力
，
提
高
勞
動
效
率
將
會
收
到
很
大

的
效
果
。

從
一
九
六
七
年
﹁文
革
﹂
開
始
後
第
一
﹁年
﹂
國
務
院

宣
布
不
放
假
起
，
﹁革
命
化
春
節
﹂
持
續
到
一
九
七
九
年
。

但
﹁革
命
﹂
並
沒
有
消
減
國
人
對
傳
統
年
俗
的
固
守
與
尊
重

。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再
逢
寅
虎
（
甲
寅
）
，
山
陝

交
界
、
黃
河
沿
岸
的
鄉
下
人
家
還
傳
承
着
在
大
門
左
右
各
置

一
盆
木
炭
和
一
方
冰
塊
︱
︱
《
宜
川
縣
志

》
謂
之
﹁黑
、
白
虎
守
門
，
以
警
鬼
魅
﹂

的
舊
俗
。

有
人
從
學
者
吳
宓
一
九
六
五
年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的
《
日
記
》
中
發
現
八
篇
未
缺

失
的
﹁春
節
日
記
﹂
，
除
無
一
例
外
地
莊

重
寫
下
﹁今
日
春
節
﹂
外
，
還
都
有
家
祭

記
載
。
如
﹁在
內
室
，
未
設
像
位
，
叩
請
父
及
碧
柳
（
亡
友

吳
芳
吉
，
字
碧
柳
）
、
蘭
芳
（
妻
鄒
蘭
芳
）
拜
年
，
行
四
跪

十
二
叩
禮
。
﹂
雖
一
九
七
四
年
日
記
僅
存
書
單
，
但
可
推
知

其
一
貫
性
。
而
更
多
普
通
人
家
的
年
夜
飯
或
初
一
餃
子
，
也

都
要
先
行
擺
好
，
例
行
供
祭
祖
宗
，
然
後
全
家
人
食
用
。
當

然
，
家
裡
的
紅
小
兵
們
會
建
議
給
神
話
了
的
﹁偉
大
領
袖
﹂

也
擺
上
一
雙
筷
子
。
一
些
耐
不
住
﹁元
日
書
紅
﹂
技
癢
的
知

識
分
子
則
想
到
一
個
用
領
袖
詩
意
攢
詩
︱
︱
既
﹁革
命
﹂
又

傳
統
的
妙
招
：
署
名
﹁玉
弓
﹂
的
網
友
最
近
曬
出
他
一
九
七

四
年
春
節
所
作
《
沁
園
春
．
迎
春
》
，
上
闋
說
﹁玉
樹
梨
花

，
銀
裝
素
裹
，
巍
巍
中
華
。
看
紅
梅
怒
放
，
青
松
挺
拔
；
萬

木
爭
春
，
千
帆
競
發
。

寰
宇
遨
遊
，
天
塹
飛
跨
，
萬
類
江
天
迎
朝
霞
。
工
農
兵

，
巨
手
掌
乾
坤
，
江
山
鐵
打
！
﹂

連
環
畫
也
連
年
成
為
青
少
年
的
春
節
禮
物
。
新
華
社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訊
，
四
川
省
一
年
就
創
作
四
十
八
種
，
出
版
了
二
十
種
，
三
百
多
萬
冊
。
﹁牛
奮
四
蹄

開
錦
繡
，
虎
添
雙
翼
會
風
雲
﹂
、
﹁黃
牛
辭
歲
千
倉
滿
，
猛
虎
開
春
萬
木
榮
﹂
。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九
日
，
二
十
世
紀
第
八
隻
寅
虎
（
丙
寅
）
騰
躍
而
來
。
時
值
撥
亂
反
正
、

改
革
開
放
的
八
十
年
代
，
國
人
的
迎
春
雅
興
逐
年
濃
厚
也
精
緻
起
來
。
牛
虎
交
接
的
好

意
頭
，
讓
傳
統
生
肖
對
聯
格
外
紅
火
。

傳
統
節
俗
的
點
睛
之
筆
﹁歡
﹂
與
﹁鬧
﹂
︱
︱
所
謂
歡
度
、
鬧
春
，
也
全
面
回
歸

。
特
別
是
一
九
八
五
年
國
務
院
批
轉
的
價
格
改
革
方
案
陸
續
出
台
，
蔬
菜
等
副
食
品
價

格
從
大
中
城
市
起
逐
步
放
開
，
實
現
了
溫
飽
的
國
人
之
文
化
消
遣
、
娛
樂
需
求
借
助
新

春
佳
節
快
速
釋
放
。

上
年
恢
復
的
北
京
地
壇
傳
統
迎
春
文
化
廟
會
，
這
年
臘
月
二
十
三
即
開
幕
，
既
飽

眼
福
、
耳
福
，
又
飽
口
福
。
自
唐
以
降
便
有
新
年
燃
燈
習
俗
的
四
川
自
貢
，
八
十
年
代

的
春
節
燈
會
，
成
了
電
視
普
及
前
市
民
最
重
要
的
春
節
娛
樂
方
式
。

傳
統
民
俗
的
恢
復
，
引
發
了
世
紀
老
人
冰
心
的
歡
喜
和
期
望
。
這
年
二
月
九
日
她

發
表
《
致
小
讀
者
》
和
《
漫
談
過
年
》
，
回
憶
她
經
過
的
幾
個
朝
代
裡
樁
樁
過
﹁年
﹂

舊
事
，
如
拿
在
手
裡
掄
起
來
放
、
﹁既
沒
有
大
聲
音
，
又
很
好
看
﹂
的
﹁滴
滴
金
﹂
、

收
到
包
着
紅
紙
的
墨
西
哥
﹁站
人
﹂
銀
元
等
。
冰
心
還
藉
機
向
小
讀
者
提
出
一
個
文
明

過
節
，
過
文
化
節
的
期
望
：

﹁得
到
的
壓
歲
錢
，
最
好
交
給
父
母
，
請
他
們
替
你
儲
蓄
起
來
，
或
是
訂
閱
幾
份

兒
童
刊
物
，
來
豐
富
你
們
的
知
識
；
得
到
花
炮
，
要
注
意
在
放
過
之
後
，
把
地
上
的
紙

屑
藥
灰
掃
起
來
放
在
垃
圾
箱
裡
，
不
要
在
夜
晚
九
時
以
後
放
花
炮
，
以
免
驚
擾
老
人
和

嬰
兒
的
安
眠
。
﹂

（
中
）

剛到本校工作的
時候， 「老鳥」們告
訴我這個新人種種奇
談異聞。其中關於我
們校長的主要是兩條
：第一，他的年薪基

本工資超過五十萬美元（這是幾年前，
現在一定不止這個數目了），還不算年
終的獎金、學校提供的房子（號稱 「小
白宮」，相當豪華）、車子、鄉村俱樂
部會員資格和一筆數目不明的 「機動資
金」等其他福利；第二，就是他酷愛運
動，每天凌晨跑步五至十英里，中午游
泳一小時，下午還要遛狗兩小時。說起
他的跑步，不少老派的教授都 「深惡痛
疾」地提到他總愛穿的紅短褲。一個宗
教系的教授說一次在機場碰到校長，校
長還是運動服，紅短褲的打扮，讓他覺
得很沒面子，因為其時這位教授正帶領
一批外國教授來美國參觀訪問。 「他看
起來簡直像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提
起這事，這位教授還是一副斯文掃地，
道德淪喪的痛心疾首。校長是前海軍軍
官，曾在越戰中服役。後來又任康乃爾
大學法學院院長，是董事會花了一番手
腳才挖過來的寶貝。他每天跑步的確是
真事，因為我也常看到他身穿紅短褲，
甚至打赤膊跑步的身影。去年一場冰暴
（ice storm），道路結冰，走路尚有
困難，一大早卻看到他在冰天雪地中奔
跑。我問他不危險嗎，他的回答是 「只
有一點滑，沒關係。」讓人不知該佩服
他的自律和執著，還是質疑他的自保常

識。校長養了三隻小狗，聽說是蘇格蘭小獵犬，愛
跳愛叫，十分活潑。每次請大家吃飯，他只需十五
分鐘就能吃完，然後就會一隻一隻地抱出他的小狗
與客人見面，還要給眾人介紹狗的名字： 「這
是××」。所以有些教授覺得他與人交流有障礙。
我對這個校長的最大好感是：他每次召開全校教工
大會都不超過一個半鐘頭，如果到時問題還沒談完
，寧可推遲到下次開會再說。而且，他還算有遠見
，能把錢花在刀口上，任職期間不但斥資在本校修
建了光鮮的學生中心和體育館，而且獨力支持教授
日文和阿拉伯文的課程。至於有些教師對他有意見
，我覺得還有這樣一個原因：美國大學的校長，或
者說，任何一個高層管理人員，都是草根們最愛痛
恨的對象。倒也未必見得真是出於什麼深仇大恨，
多半是體現自身獨立，與同事們交流以促進群眾之
間團結的一種有意無意的姿態。校長掌校十二年，
去年告訴大家準備退休了。給全校的公開信中，他
說他準備進入自己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回到家鄉，
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信中有一段談到他多麼享受自
己在我校工作的這些年，非常抒情地描述道： 「我
永遠不會忘記夏天在外面跑步，鳥兒在頭頂上鳴叫，
四周是密密層層的玉米地。」 不知他是否還保留着
那條 「著名」的紅短褲。

（《小鎮人物誌》之三）

在 傳 統 文 化
復興，以及人們
熱盼金融危機陰
影早日消失的強
烈願望下，已淡
出多年的迎新年

炸油角傳統民俗在廣東再度回潮。農
曆新年前，不少廣東人家、尤其是生
意人，紛紛 「起鑊」炸油角求 「開運
」，希望虎年賺得荷包鼓脹盆滿缽滿
。油角，又稱角仔，是廣東賀年食品
之一。雖然，廣東人過年炸油角和北
方人過年包餃子寓意相近，都是寄望
來年吉祥如意。但油角又與餃子很不
相同，作主食的餃子，其餡料是鹹的
，作零食的油角，其餡料主要是甜的
。包入花生、芝麻、砂糖等餡料的油
角，更是寓意甜甜蜜蜜；包油角鎖邊
，寓意鎖住財富。最重要的是，油炸
得黃橙橙金燦燦漲卜卜的油角，象徵
黃金滿屋、富貴滿門、家肥屋潤、錢
包鼓脹。最關鍵的是，過年在家起油
鑊炸油角、蛋散、煎堆等求 「開運」
，希望來年紅紅火火。舊時，廣東阿
婆阿嬸炸油角時口中念念有詞： 「煎
堆碌碌，金銀滿屋；油角彎彎，家財
百萬……」

廣州中老年人都記得，他們小時
候包油角風盛，家家戶戶包油角，大
人忙小孩也忙。臨近過年包油角的日
子是學生仔女最快活的時光，放寒假
的中小學生們紛紛加入到包油角的行
列，同學們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你家

、後天到他家，輪流幫忙同學好友家街坊鄰里家
包油角，孩子們聚在一起包油角有說有笑，大人
們則要不斷提醒他們封好油角邊不要漏餡。包中
規中矩的油角之餘，好奇貪玩的孩子總喜歡用幾
塊油角皮捏成小兔子、小鴨子、太陽、慈菇等形
狀。各家炸好油角後，除了自家人吃小部分，大
部分要用於招待春節來訪的客人，以及作為賀年
禮物拜年時送給親戚朋友。但是，七十年代，糧
油憑證限量供應，廣州人家需一年到晚節省食用
油，好艱難才能存少量油過年炸油角，炸完油角
的油也不捨得倒掉，要留着炒菜用。

改革開放後，市場供應逐漸豐富，糧油不再
限量購買，普通人家過年炸油角也不必擔心沒有
油，因此有的人家一次開油鍋就炸十多二十斤，
自家人吃足吃夠，還可以大包送親戚。不過，上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生活越來越富裕、生活節奏
越來越快，許多廣東人已懶得炸油角，過年時到
商店買些油角 「意思意思」就算數了，酒家和超
市售賣的油角大多包裝精美，但是這些用模具製
作的油角，遠不如居家自製、手工鎖邊的油角漂
亮。

近兩年，廣東傳統民俗和傳統手藝復興，過
年包油角習俗再度回潮，加上人們熱望經濟復蘇
，講意頭圖吉利的廣東人，又時興起自家包油角
。不過，如今粵人包油角分量比較少，通常只包
一兩斤，甚至只包半斤，主要為取富貴吉祥好意
頭，同時也為了讓後生們學習和繼承包油角傳統
手藝。春節前，廣東有一些社區和團體舉辦包油
角活動，讓高手們展示包油角絕活，向有興趣學
包油角的新手傳授技藝。

新年新歲，見面都愛討個吉利
，什麼 「恭賀新禧」， 「萬事如意
」， 「心想事成」，聽得最多的當
數 「恭喜發財」。

「發財」二字，在過去的內地
，是個貶義詞。如今人們能堂而皇

之 「恭喜發財」，不能不說是—個進步。
無產階級，不應該永遠無產。社會主義，也不該是

貧窮的同義語，而是要使無產者變為有產者，變得富裕
。富裕並非壞事，社會主義就是要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
好起來。今天，黨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奔小康，並且允許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要讓大家勞動致富，發家，發
財。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的確有許多地區許多人發
家致富發了財，變幻莫測的商海，的確湧現出不少弄潮

兒，發現了不少能人。過去一些不顯山不露水看似平平
庸庸不被重視者，卻在商海中諳熟水性，俯仰自如，掌
握商品經濟規律，幹得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終於成了
十分活躍的大款、大腕，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於是，
一時間發財成了人們的普遍嚮往，禁不住誘惑紛紛跳進
商海瀟灑一回，很有一股全民皆商的勢頭，流傳開 「十
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的民諺。甚而至於，
社會上公開拍賣含 「八」數字的汽車牌照、電話號碼，
而且價格不菲。 「發」財，成了人們追求的價值觀念。
然而，必須認清，固然有許多能人發了財，但發了財的
人並非都是能人。有些人發財是 靠不擇手段幹各種違
法勾當成了暴發戶的，靠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富拆社會
主義牆腳暴發；有人借製假售假矇騙欺詐消費者，等於
從消費者口袋裡搶劫暴發；更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

進行權錢交易，以權易錢貪污受賄暴發。這些人雖然口
袋鼓了，卻非能人，而屬於財迷心竅、禍國殃民的罪人
，等待他們的將是黨紀國法的制裁，發財固能致富，卻
也能使一些腐敗貪婪分子在拜金主義大潮中滅頂。生活
本來就是那麼嚴酷。致富不易，發財尤不易。如果發財
真能像氣功大師們吹的那樣，只需借助意念想發財就能
發財的話，我國那近六千萬在飢餓線上的人民早就能脫
貧，全國人民早已能實現小康，中國也早巳進入發達國
家行列，何須再強調艱苦奮鬥，奮發圖強？何須再制訂
第五個五年計劃 「遠景」目標？

發財致富，原是好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
齊心協力腳踏實地的為社會主義創造財富。一個淺顯的
道理，只有人民富裕了，國家才能強盛。故而，新年新
歲，我們還是得道一句：恭喜發財。

正月初二，來串門的一個朋友告
訴我，從年二十九到正月初一，她一
共收到一百二十六條拜年短信，這一
百二十六條短信基本涵蓋了她所有的
親朋好友，還有平素關係密切的同學
同事。不過，令她鬱悶的是，這些短

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群發或轉發的，有的連別人的名
字都沒有刪除。

我聽了「哈哈」直樂，因為我自己收到的短信大都也
是如此情形，其中有一條短信，一共收到十五遍，內容
為 「一二三四五，上山逗老虎。搖搖老虎頭，吃穿不用
愁；摸摸老虎腿，月月加薪水；拍拍老虎背，存款翻十
倍；親親老虎嘴，生活好滋味。祝虎年快樂！」 還有一
條 「給你虎虎的祝福，虎虎的甜蜜，虎虎的運氣，虎虎
的健康，虎虎的快樂，虎虎的心情，虎虎的欣慰，虎虎
的順利，虎虎的幸福，虎虎的人生！」 收到十餘遍。
「虎虎生威」、「生龍活虎」之類的，更是大批量接收。

近年中，短信拜年從時尚成為常規。每到春節，鋪
天蓋地的短信大都是驚人的雷同，彷彿這些 「同一副模
樣」的祝福全是從生產流水線上下來的，對仗工整、排
比連連，且篇幅很長，為了幽默而幽默，為了調侃而調
侃，具體內容與受者大都不相干，只有商品屬性，缺乏
個性創意，被人們無限複製並發送。

這些年，臨近春節，許多報紙還有網站會專門登出
數十條、甚至上百條的拜年短信，似 「超市」般供人們

挑選，大到國際形勢，小到人生哲理，細至親情友情，
俗氣的、實惠的、文雅的，你能想到的人家早想到了，
你沒想到的，人家也都齊了，不同類型的人都可以根據
自己的 「口味」挑選到鍾意的短信。今年網站登出的拜
年短信也是 「門類齊全」，譬如： 「虎年想虎：房價降
，購者虎；藥價減，患者虎；法院公，百姓虎；股市蘇
，股民虎；經濟升，全民虎。虎年都虎。」 我一邊讀着
一邊嘖嘖驚嘆着，真的是 「家事國事天下事一網打盡，
豪情、溫情、友情、親情、柔情、風情、調情、激情應
有盡有。簡直太絕了！」 不過，當這些報紙、網站上的
那些眼熟的短信開始一條一條趕集似地紛至沓來、匯聚
在我的手機裡時，原先的那份欣賞很快就隨着一次又一
次的重複閱讀，迅速發展為審美疲勞。後來，短信通知
鈴聲一聲接一聲響起時，我並不急於閱讀，拿起手機，
粗粗掃一眼，看第一句，後面就不用看了，內容都能背
得出來了，只是需要認真看一看短信末端或夾在其中的
署名，畢竟飛來的是朋友的一份惦記和一番心意。

最有趣的是那些相熟的朋友，平素分明不屬於 「文
化人」，一到過年，發來的短信不是《念奴嬌》，便是
《菩薩蠻》，還有《西江月》，儼然一副舊時酸文人的
姿態，令我捧腹，隨即電話過去追着譏諷一番，朋友笑
着承認的確是 「轉發的」，只是也想 「顯得有文化」。

另有一些喜歡調侃的朋友一到過年變得愛 「沉思」
，發來的短信無不浸透着深邃、嚴肅的生活哲理，譬如
「記住該記住的，忘記該忘記的。改變能改變的，接受

不能改變的。」 還有 「魚對水說你看不到我的眼淚，因
為我在水裡。水說我能感覺到你的眼淚，因為你在我心
裡。」 收到此類短信，我在暗暗慚愧自己才疏學淺的同
時，反覆逐字推敲，竭力領會其中蘊涵的深意。

去年春節，我曾對朋友調笑道，怎麼一到過年，身
邊的熟人朋友紛紛變臉，不是哲人便是文人，大家尋常
「沒被看出來」的華麗的文采與深刻的哲理，都趕在這

一時段露出 「崢嶸」。
另外，我還很怕一些朋友群發來的拜年短信中表明

是 「攜全家」來拜年的短信，收到這樣的短信，我總是
十分惶恐， 「攜全家」的後面往往是 「歡喜平安、智慧
無量、身心自在、六時吉祥」 這樣包羅萬象的祝福，覺
得全家上陣的陣勢實在 「太隆重了」，有受之不起的不
安。不過，每年春節，我給親朋好友的拜年短信都是自
己原創的，有時是心情素描，有時是感受分享，有時白
話，有時深奧，隨心由性，每年風格不一。今年我寫的
是 「草木枯榮，歲月更替，添的是對生命的珍惜；花開
花落，時光荏苒，念的是對情誼的不捨。祝全家新春愉
快！」 不究水平高低，但是自己的真心實意。當然，我
特別註明 「本人原創」，為的是讓接收到短信的朋友能
感受到我的用心。果然，年初二，南京先鋒書店的老闆
錢小華在收到我的短信後，立即打來電話。他說，他連
續接收了三天的短信，都沒有感覺，卻是在收到我的短
信後激動了。我知道，他的這份激動是緣自我那份浸在
原創中的真誠。不過，因為時間少，暫時還不能做到為
每個朋友單獨 「創作」。

有人感嘆，這是一個偷懶的時代，這是一個複製的
時代，這是一個方便的時代，這是一個敷衍的時代，這
是一個無奈的時代。但我想，這也是一個無可指責的時
代，重要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表達。不論何種方式，拜
年短信傳遞的總是縷縷溫情。只是，如果稍用點心，能
注入個性元素，那就更令人心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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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喝
牛
奶
一
樣
。
但
當
初
喝
牛
奶
並
非
刻
意
，
如
今
這
以
豆
漿
為

中
心
的
早
餐
改
革
是
否
成
功
，
還
真
難
說
。
不
過
以
妻
子
的
性
格
，

應
該
不
會
輕
易
放
棄
。
一
個
顯
而
易
見
的
證
據
，
就
是
農
曆
庚
寅
虎

年
初
一
早
晨
，
我
們
一
家
人
喝
的
，
還
是
妻
子
起
來
磨
的
豆
漿
。
新

年
豆
漿
第
一
杯
。

校
長
的
紅
短
褲

馮

進

流水線上的拜年短信
陳 旻

恭
喜
發
財

黃
東
成

新年豆漿第一杯 段懷清

廣
東
人
又
興
炸
油
角

蕭

愚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飛虎流年 李忠國

——二十世紀九度寅虎年記事

早
春
二
月

（
攝
影
）
楊
芳
菲


